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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尽黉门鬓染霜，金秋粉笔话衷肠。

三言点破迷津路，一笑拧开曲道光。

仁爱显，德才彰。杏坛启智艺馨香。

树人静对青编卷，筑梦师魂育栋梁。

（作者系忠县石宝中学退休教师）

鹧鸪天·教师节寄怀
□ 吴宗权

每天点燃朝霞

如同涟漪划过云朵

年复一年 迎来与送别

一批批孩子

只为“一个都不能少”

磨瘦了光阴与青春

身影虽单薄

却传递着大山胸怀

从此 困于沟壑的少年

有了远天与大海扑面的气息

出没群峰 隐入林霭 云深之处

家访的足迹被流星悄悄收藏

穿越重重烟水 追赶着岁月

只为唤醒睡梦中一朵朵微笑

（作者系乌杨街道农业服务中心退休职工）

山里小学
□ 向建国

张荣（？～？）梁山泊（今山东梁山南）

渔民，水性极好，武艺高强，足智多谋，英

勇善战。金灭北宋后，他联合孟威、贾虎、

郑握等志同道合的忠义之士，聚众数百起

义抗金，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利用河港

湖汊打击不习水性的金兵。

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军攻占扬

州，他带领起义军南下，乘船来到了泗水

的下游，驻泊于承州（高邮）以北鼍潭湖

水域，以泥粘合茭草堆积成墙，筑成水

寨，发展到了一万多人，并与宋承州守将

薛庆配合，声势日盛。在承、楚二州之

间，锦亘300余里的樊梁、白马、新开三个

湖泊内袭击金军，屡获胜捷。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张荣，

梁山泺取鱼人。聚梁山泊，有舟数百，尝

劫金人。杜充为东京留守，假（授予）荣

官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军中号‘张敌

万’。”

建炎四年（1130）八月，金人再次南下

攻宋。十一月天寒地冻，完颜昌乘鼍潭

湖水冰冻之机，率军进攻义军水寨。张

荣焚毁粮草，引军撤至通州、泰州，完颜

昌乘胜猛扑泰州，双方鏖战了十余日。

绍兴元年（1131）三月，张荣率义军辗

转撤至兴化境内缩头湖（古名率头湖），

安营扎寨。完颜昌自泰州率军万余，用

大战舰作前导，乘船进入缩头湖，企图一

举攻灭张荣义军。张荣巧妙利用地势，

在湖中打了数以千计的暗桩，布成水中

“八卦阵”，然后出动几十只小船迎敌，

“邀敌于溱潼村，佯走入率头湖”，诱敌深

入，以小船诱引金大舰至河港湖汊纵横

交错的湖中。由于地形极为复杂，湖面

芦苇丛生，水中暗桩密布，使金兵“步骑

四集，悉陷于淖，无得解者”，处处被动挨

打，被抗金健儿们搠戮砍杀；留在舟船的

金兵也不攻自乱，往往溺死。此仗击退

金兵主帅完颜昌（挞懒，金穆宗之子），杀

死金将完颜忒里，溺死完颜昌之婿、万户

胡芦巴等数千金兵，活捉了完颜昌胞弟

破辣叔等 5000 多人，缴获大小船只和战

略物资无数。完颜昌率2000残兵逃到楚

州，无力再战，班师回朝，淮东路大部分

州县重归宋朝，宋史中称之为“缩头湖之

战”，是南宋建国以来的最大抗金胜利，

缩头湖从此改名为“得胜湖”。

《宋史》记载：“张敌万，向在淮南诱

敌深入，步骑四集，悉陷于淖，无得解者，

金人至今胆落。”张荣获胜后，投奔两浙

西路安抚大使刘光世。刘光世上奏朝廷

说“忠勇统制张荣与金贼大战，剿杀万余

人，并夺获衣甲等物资”，请求朝廷对他

“优异推恩”奖赏。

当年 7 月 28 日宋廷下诏“张荣以所

部”赴杭州。授予他左武大夫、忠州防御

使、泰州知州，并总摄兴化等县事，负责

长江口一隅的防务。部属4029人均给予

封赏。

（作者系忠县政协退休干部）

张荣“缩头湖之战”大败金兵
——宋代遥郡忠州的忠义将

□ 袁代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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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元 璋 听 罢 ，神 情 一 定 ，眼 眸 里

微 微 发 亮 ，瞥 了 几 瞥 朱 棣 ，心 中 暗 想

道 ：朕 今 日 忙 活 了 一 整 天 ，茶 没 喝 几

杯 ，饭 没 吃

一 口 ，末 了

竟 没 想 到 却

是 从 这 个 一

身 草 莽 气 的

四 皇 儿 口 中

听 到 了 一 句

贴 心 话 ！

唉 ，那 个 标

儿啊……

出 了 谨

身 殿 ，下 了

白 玉 阶 ，走 进 静 悄 悄 的 南 宫 甬 道 ，朱

标 忽 然 转 脸 问 向 朱 棣 ：“ 四 弟 ，你 对

姚 先 生 和 父 皇 今 日 的 这 番‘ 金 殿 告

状 ’有何感想？”

朱 棣 脚 步 一 停 ，沉 吟 一 下 ，言

道 ：“ 大 哥 ，您 是 不 是 有 这 样 一 种 感

觉 ：今 天 在 大 殿 之 上 ，父 皇 仿 佛 显 得

十 分 超 然 ，对 任 何 事 情 都 指 点 到 了 ，

同 时 又 仿 佛 对 任 何 事 情 都 没 有 实 质

性 的 解 决 ？ 甚 至 还 让 陆 仲 亨 继 续 深

挖追查所谓的‘张匪余孽 ’？”

“ 不 错 。 为 兄 就 是 觉 得 父 皇 这 一

次 似 乎 有 些‘ 和 稀 泥 ’的 感 觉 ，这 和

他 从 前 刚 断 英 特 、坚 毅 果 锐 的 作 风

颇为不同……”

“ 大 哥 ，父 皇 依 然 是‘ 刚 断 英 特 ’

的 呀 ！”朱 棣 深 言 而 道 ：“ 只 是 他 这 一

次 拿 捏 住 了 尺 度 ，没 有 霸 气 外 溢 。

你 想 ，‘ 张 匪 余 孽 ’还 是 要 深 挖 严 查

的 ，毕 竟 浙 西 一 带 乃 我 大 明 朝 的 肘

腋 之 地 ，若 不 彻 底 肃 清 ，父 皇 怎 好 放

手 去 远 征 辽 东 ？ 但 若 放 纵 陆 仲 亨 在

那 里 指 鹿 为 马 、妄 兴 大 狱 ，自 然 也 是

不 对 的 。 所 以 ，父 皇 又 让 小 弟 以 藩

王 之 身 介 入 宋 案 追 查 ，其 实 就 是 以

此 震 慑 陆 仲 亨 、胡 惟 庸 他 们 ，让 他 们

有所收敛 。”

“ 仅 仅 震 慑 一 下 他 们 就 够 了

吗？”朱 标 愤 愤 而 道 ：“ 更 应 该 将 苏 州

府 的 胡 氏 同 党 、平 东 行 营 的 陆 氏 同

党抓起来论罪议罚！”

朱 棣 轻 声 劝 道 ：“ 大 哥 ，您 这 些

话 记 在 心 里 就 好 ，不 可 再 在 父 皇

面 前 宣 泄 了 。 您 若 有 所 不 通 ，可

以 私 下 里 再 咨 询 一 下 姚 先 生 。 姚

先 生 一 定 能 够 给 您 一 个 好 的 解

析 。”

“ 你 处 事 倒 是 越 来 越 圆 融 练 达

了 。”朱 标 深 深 地 瞅 了 他 一 下 ，点 了

点 头 ，“ 今 天 姚 先 生 向 胡 惟 庸 讲 的

那 个 寓 言 故 事 ，其 实 是 诚 意 伯 刘 荎

《郁 离 子》一 书 当 中 的《捕 鼠》一 文 ，

听 起 来 十 分 浅 白 。 你 觉 得 他 讲 这 则

寓 言 有 何 深 意 ？”

（未完待续）

洪武十二年
□ 李浩白

一截粉笔

誓要把黑板写白

一截粉笔

能让一块黑板燃烧起来

粉笔用剥落自己的方式

把内心剖给莘莘学子

从春到冬

粉笔灰落成雪山。风吹过

有的落到衣领

有的落在双鬓

粉笔越写越短

从笔端流出去的人才却越来越多

桃李满天下是对一截粉笔

最高的褒奖

当这截粉笔，短到

两个指头都捏不住

笑出了菊霜般的璨然。回到家

成为孙辈的玩伴

（作者系忠县永丰镇人）

一截粉笔
□ 聂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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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 笔

灰 落 在 肩

头 时 ，总

让 我 想 起

忠 县 中 学

那 棵 老 黄

葛 树 。 13

岁的那年夏天，我攥着录取通知书站

在树下，蝉鸣聒噪得像要把整个青春

都煮沸。那时的风华，是课桌上堆叠

的试卷，是晚自习后与同学追逐的月

光，是语文老师用红钢笔在周记本上

写下的那句“山高水长，莫负时光”。

苦读 3 年后，我走进忠县师范的大

门，门楣上“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8 个

红色大字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也让我

铭记了一辈子。1990 年秋，我背着帆

布包来到异乡的山坳——两河小学。

泥土路要么被太阳晒得发白，拖拉机

跑过后扬起老高的灰尘；要么被雨水

泡得发软，一脚踩下去深陷泥泞，看不

清鞋子本来的颜色。操场边的黄葛树

在 风 中 摇 晃 ，树 叶 绿 了 又 黄 ，黄 了 又

绿。教室里，50 多个孩子睁着黑亮的

眼睛，像藏着星星的山涧。课堂上，我

教他们读《谁是最可爱的人》，后排穿

补丁衣服的男孩突然举手：“老师，山

外 面 的 世 界 是 不 是 真 的 有 火 车 、飞

机？”那一刻，我忽然懂了，老师当年的

红钢笔写下的批语——风华从不是独

善其身的绚烂，而是点亮他人的微光。

乡 下 从 教 15 年 ，进 城 从 教 20 年 ，

辗转了 8 所学校，我数过珍藏的奖状，

从 三 两 张 变 成 满 满 一 包 、高 高 一 摞 。

我看过土坯房、木板房，也看到了亮堂

堂的教学楼；我敲过老槐树枝桠上的

铁钟，拉过走廊转角铃铛下的绳子，也

听到了电铃声欢快地响彻校园每个角

落。曾记得，冬天山路结冰，我踩着胶

鞋往返七八里，把发烧的孩子背回家，

将退烧药塞进他的嘴里；夏天酷热难

耐，我为孩子们熬好红糖薄荷水，让他

们一解暑热；午休时，我用一把蒲扇从

教室前面扇到教室后面，只为孩子们

睡个好觉。我还记得，上完一天的课，

我带着几个胆大的学生和家长，打着

电筒，拄着拐杖，在山洞里找到失学的

孤儿，把他拉回学校，为他理发，给他

准备了衣物和棉被，帮他交了学费，坚

决不让班里少一个学生。

多年后，那个问山外是否有火车和

飞机的男孩寄来照片，他穿着铁路制服

站在高铁旁，背景是呼啸而过的“银龙”；

当年辍学的周小某，通过多种途径，找到

了还扎根在教坛的我，表达感谢……这

些细碎的瞬间，像山间的野菊，在岁月里

默默绽放，温暖且宁静。回首往昔，我目

送一个个孩子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有 一 年 校 庆 ，我 和 学 生 回 到 忠 县

中学。老黄葛树依然繁茂，树下的石

凳 上 ，几 个 初 中 生 正 讨 论 着 航 天 梦 。

阳光穿过叶隙落在他们脸上，像极了

当年的我们。一个扎马尾的女孩突然

问：“老师，您守在教育战线这么多年，

不觉得疲倦吗？”我抚摸着斑驳的校友

石墙，指着远处连绵的青山：“你看那

些 树 ，深 扎 根 ，才 能 长 得 高 、看 得 远 。

风华不是追着风跑，是让风记得，曾有

种子在这里发芽。”

如今我鬓角已染霜，但每次走进

学校、走进教室，看到孩子们眼里的光，

仍觉心跳如当年。黑板上写着新换的

标语：“惜寸阴，争分秒”，这是学校对孩

子们的期许。三十五载光阴弹指过，当

年老师笔下的“山高水长”，早已化作我

脚下的泥土和孩子们飞奔的脚步。

风华从来不止于少年，它是代代相

传的火种。愿学子们握紧手中的笔，如

握长剑；珍惜窗前的月，如惜黄金。待来

日，无论是走出大山还是回归故土，都能

让自己的风华，照亮一方天地。而我，会

继续守在讲台前，看更多的青春，在时光

里绽放成最耀眼的模样。

（作者单位：忠县鸣玉溪小学校）

三十五载风华岁月三十五载风华岁月
□ 陈露

上世纪 80 年代，马灌场镇只有一条

长约 200 米的老街，不知道是哪年形成

马灌场的。听老一辈人说，马灌场之前

叫马家场。当然，现在也有人这样称

呼，就像称呼高洞社区为江家场一样。

马灌场的老街由青石板铺就，宽约

6 米，两旁全是木头板片房，历史可追溯

到 500 年前。上场口有一棵高大的黄葛

树，树下再早是猪市坝。后来，随着场镇

发展，猪市迁移了。树下有打铁的，炒爆

米花的，热闹非凡，烟火气十足。

很久以前，马灌、花桥与八德形成

“三足鼎立”的局面。有句话是这样说

的：是像不是像，不要到花马二场逛，

花马二场是个名，不如八德场那几个

人。可见花、马二场的繁荣，也同时说

明，八德比花、马二场要更胜一筹。

小时候听我母亲讲，八德场是远近

出 名 的 繁 荣 所 在 地 。 我 外 公 一 家 在

1949 年以前就居住在八德老街，见证过

那里的繁华。我的外曾祖父在八德场

也曾是大户，田产包括秧田湾和雷葛

湾，据说收租能有几百担粮食。但后来

他染上鸦片与赌博，家产就败光了。

本世纪初，撤乡并镇后，八德场不再

是乡镇所在地，地位一落千丈，在与马

灌、花桥的排序中位居老三了。

再说我们马灌场，既然叫马家场，

肯定与姓马的人有关。我是 1992 年调

到马灌中学的，老街有家出名的饭馆

叫马家菜馆，老板叫马明方。我们称

马老板为马老前辈或马老，那时他才

50 多岁，现在快 90 岁了。因马老乐善

好施，还热心场镇管理，算得上马灌场

很有威望的名人。

马 家 菜 馆 有 名 的 菜 很 多 ，让 我 细

细道来。凉拌素菜有冲菜、折耳根、马

齿苋；凉拌荤菜有牛肉、猪耳朵、猪尾

巴、猪拱嘴、猪肚、猪心、猪舌等。据马

老介绍，凉拌冲菜要用花菜菜尖，不老

不嫩，热锅煮熟后迅速盖上锅盖，然后

关火捂住气味等凉。后来有了冰箱，

则迅速起锅装盆，用保鲜膜捂住放入

冰箱。放凉后，加入盐、味精、花椒面、

胡椒、白糖、酱油、食醋、辣椒油等佐料

即可。吃凉拌冲菜，要冲得眼泪直流

才舒服。要是有点小感冒或鼻塞，吃

了这道菜立马缓解。

马 老 说 ，凉 菜 在 酒 席 中 起 着 穿 插

的作用，为的是在等热菜的过程中不

至于空档。在中国的传统酒席中，热

菜是一道一道上，上一道每人取一点，

撤了，再上第二道热菜。所以，桌子上

始 终 只 有 一 道 热 菜 ，其 余 就 是 凉 菜 。

这样，才能慢慢品味每一道热菜，也不

会让热菜变凉了。

我亲眼见过马老杀鸭子。鸭子的

毛细而密，最难拔干净。马老的绝招不

是用开水拔毛，而是用温水慢慢拔，然

后用小钳子一根一根拔干净，最后将高

度白酒点燃，把细绒毛烧干净，同时去

除鸭子的腥味。打理好的鸭子，马老会

做成卤鸭、酸萝卜鸭、水饺鸭等等。

马 老 最 拿 手 的 菜 是 爆 炒 猪 肝 ，口

感滑而嫩。油多而后沥油，不至于油

腻。马老的每一道菜都是用心在做，

用良心在做，绝不放什么食品添加剂，

不过那时还没有听说过食品添加剂。

我 常 与 马 老 探 讨 厨 艺 ，马 老 认 为

做菜最难的是放盐。哪个厨师不会放

盐？但在整个酒席中，盐是最难把握

的了。开始几道菜，盐不能重，不然后

面的菜，品不出滋味，盐要慢慢重。最

后一道菜是清汤，不放盐、不放油，目

的是清理口腔与肠胃，一定要清淡。

马老认为，做菜实际是做人，要讲

诚信。上世纪 80 年代到本世纪初，马

老 的 马 家 菜 馆 一 直 在 马 灌 老 街 存 在

着。那时，很多区属单位，粮站、税务

所、区公所等有接待的都安排在马家

菜馆。马老说，不管是公款还是私人，

都要一视同仁，不能因为是公款就多

算，甚至乱算。

后来，马老年纪大了，把生意交给

儿女们打理。儿女们在佳农商场旁边

开了一家酒店，秉承着马老的经营宗

旨，生意也不错。马老则在酒店的顶

楼，开了个小旅馆，有几间客房。

（作者系忠县作家协会会员）

回忆马家菜馆
□ 钟国凡

锦绣生活
□ 袁俊俏

（作者单位：忠县香山小学校）


